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漳州的调性

这个题目原本是二十年前拟的一

个书名，小题目也拟了三十来个。如今

我已无力写作一本书的容量，但是心中

挥之不去的集邮往事，足够写成一篇几

千字的短文。

集邮的门槛很低，人人皆可集邮，

不分年龄，不分穷富。我是念小学时喜

欢上集邮的，家里从来没给过我零花

钱，姐姐是老大，零花钱归她掌控。我

那寒酸的几十张邮票多半是邻居大哥

送的盖过戳的旧票，我视若珍宝似的粘

在本子上。正巧翻出一个三十几年前

的记事小本子，有一条用在这里很合

适，可佐证我的集邮初旅，“一九八六年

三月开始集邮，其实小时候也集过，有

两小本，小群画的封面，后来在公义号

时送给老曹了。为了集邮，在三里河小

书亭买了《邮票百科全书》和《世界简明

邮票手册》，在王府井书店买了《中国邮

票目录》，方寸之地，还有不少掌故呢”。

为集邮而去邮局买新邮票则是我

三十岁以后的事情了。我上班的单位

的旁边就是邮局，现在贵如金子的猴票

（1980年2月发行）当时波澜不惊，一飞

冲天那是很多年以后的景观了。集邮

的三大好处“增识、怡情，储财”，“八〇

猴”在储财增值上的表现堪称经典。

1986年我用32元买的猴票四方联，合8

元一枚，较之原面值八分钱增值一百

倍。2007年我在邮票市场12000元卖

掉了猴票四方联（当时朋友劝我别卖，

称还得升值呢，果然被他说中了），虽然

不是我第一回出售邮票，但是“八〇猴

票”的意义非同寻常，意味着我羞涩的

集邮史近乎结束了。

上面说的“一九八六年三月开始集

邮”，起因是当时有份彩印的报纸《生活

参谋报》，在京城非常畅销，其中收藏专

版上有个栏目“邮市沉浮录”，文风像邮

票贩子的口吻且夹杂着不逊于集邮家

的经验之谈。有一回题目叫“灯下不看

票”，说的是光线不好的时候不宜进行

邮票交易，如果回到家再发现邮票有瑕

疵，一般而言是不退不换的。可以这么

说吧，我就是被这句“灯下不看票”深深

打动从而进入集邮之门，并且马上去西

单商场买了集邮册，同时订阅《集邮》杂

志及购买邮票目录，把自己武装起来，

准备真刀真枪地上阵。

怎样才能迅速把集邮册填满呢？几

十年后的回忆总是模糊的，唯有这本貌

不惊人的小书《集邮爷爷信箱》（中国展

望出版社1985年8月北京第一版）忠实

地还原了差点遗忘的细节。扉页上有我

1992年3月18日晚上写的一段话，“这

本书好像是一九八六年购于石驸马大街

书亭，当年我就是凭着它把新JT票一套

一套买齐的，其间甘苦自知。”《集邮爷爷

信箱》里讲解了什么是JT票：“1974年以

后的纪念邮票改用‘J’字开头（“J”是“纪”

字的拼音字头），特种邮票改用‘T’字开

头（“T”是“特”字的拼音字头）。”1974年

之前的纪念邮票和特种邮票，俗称“老纪

特”，对应之后的“新JT”，这是邮票市场

上的叫法，通俗易懂。我是新手，那就随

大溜吧，从JT票攒起吧。

老纪特、新JT之外的“普票”“文字

票”“编号票”等，由于玩的人少，不是追

捧的热门，前面讲的“八〇猴”在新JT的

序号为“T46”。我认识的几位邮贩，其

中一位是邻居住我楼下（我常常去他家

买邮票），这几位文化程度不高，却能倒

背如流地说出J几T几对应的邮票名

称，而且颇具化繁为简的能力，比如T16

票名“中国登山队再次登上珠穆朗玛

峰”，他们简称“珠峰”；T95“长江葛洲坝

水利枢纽工程”，简称“葛洲坝”。J票票

名普遍比T票长得多，最长的达三十来

个字，如J13和J61，看似简无可简，邮贩

也能找出关键词来删繁就简，这种本领

也许是谋生的手段，也许只是“卖油翁”

的手熟而已。

当年的邮局只出售新发行的邮票，

那么想搜集不是新发行的邮票去哪儿

买呢？甭发愁，集邮爱好者自发地聚集

在邮局周边的空地，三五成群，周日多

达上百人，一个个邮票交易市场便形成

了，邮票娇贵，靠天吃饭，风霜雨雪不宜

交易。我的JT票绝大多数是在南礼士

路邮局大院的小市场里配齐的。每逢

休息日便带着《集邮爷爷信箱》去逛，这

本小册子后面附有《新中国邮票目录》，

可以“按图索骥”，我的方法是买到一种

就在目录上画个勾，去一趟有时能画上

二三十个勾，越是接近配齐，勾画得越

少。这本小册子记载的J票到J111，T

票到T105，两者相加不过二百出头，我

用了大约十几个休息日就搞定了。那

时候女儿四岁，我带她去过集邮小市

场，不久妻子对我讲，女儿说我爸怎么

老给人家钱呀？想想是挺可笑的，这人

手里买一套票，那人手里买一套票，掏

钱动作连续做十几回，女儿当然奇也怪

哉。怪不得有人说收藏癖者是自私的，

为了自己的爱好，让女儿跟着我混迹于

邮市，如今忆及，仍感内疚。

为了便于管理邮票交易，月坛公园

内开辟了较为正规的邮票交易市场，门

票一元，有市场管理员，有固定的棚屋

式摊位，也有先来先占的地摊，再有就

是穿梭于人群中的流动性邮贩（这种人

要多加提防，不与之作交易）。集邮热

最火爆的那几年，邮市内人头攒动，人

声鼎沸，甚至寸步难行。我再也没有带

女儿逛过，尽管月坛邮市离我家比之南

礼士路邮局近一半的路。

我成了月坛邮市的常客，月坛邮市

让我大开眼界，大增邮识。西洋集邮界

有句名言：“予我以邮票，不如告我以邮

识。”我们也有类似的名言：“授之以鱼

不如授之以渔。”正规的邮市里藏龙卧

虎，高明的邮商很多，经营特色也是散

市没法比的，珍稀邮票这里应有尽有，

令人眼花缭乱，简直是民间邮票博物

馆。我也从初级的只集JT票转向专题

集邮，稍稍拉开与“大众集邮”的距离，

搜集难度随之增加了不少，乐趣与难度

成正比，唾手可得即没啥乐趣可言。

我选定“文字厂铭”这个小专题。

“文字厂铭”是厂铭的一种，印刷邮票的

工厂把厂子的名称印在整版邮票的边

纸上，这就是文字厂铭。整版邮票只有

一个厂铭，再多也不过四个，你购藏的

带有边纸的邮票很少碰到厂铭，原因即

在此。物稀为贵，带厂铭的价钱要贵出

许多。

我粗略统计过，北京邮票厂建成之

前，新中国邮票的文字厂铭多达十几

种，涉及上百种邮票。它们是：上海商

务印书馆、上海市印刷一厂、北京人民

印刷厂、华东税务局印刷厂、三一印刷

公司印刷、大东书局上海印刷厂印刷、

北京中国人民印刷厂、光华印书馆、中

央信托局印刷处、中华书局永宁印刷

厂、上海人民印刷厂等。

文字厂铭有时正好印得横跨两枚

邮票，这样的厂铭有个美丽的名字——

“骑缝厂铭”，我对骑缝的厂铭格外偏

爱，有时候即便买重了，亦在所不惜。

早期的新中国邮票骑缝厂铭较多，我是

见一收一，见二收二，上瘾。骑缝厂铭

常常被卖主撕开了卖，弄得“身首异

处”，糟蹋了好东西，令人好不怜惜。如

“上海市印刷一厂印制”，一撕，变成这

张票的厂铭是“上海市印”，那张票是

“一厂印制”，中间的“刷”字被分了家。

纪17《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25周年》邮

票，四枚一套，第2、3、4枚是骑缝厂铭，

第1枚不是，集票时应该注意。

厂铭在一套枚数较多的邮票中，是

不太容易凑齐的，好不容易凑齐了，厂

铭的位置不对称还是一件烦心的事。

特13《努力完成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

是18枚一套的大套票，著名邮票设计家

孙传哲设计，是“上海市印刷一厂”的骑

缝厂铭，极难一求，邮海泛舟二十余载，

只见到一次，良机焉可错过，此时我的

淘票功夫早已修炼到家，当然不会有任

何的迟疑。

2000年冬为了凑钱在旧书店买旧杂

志，我卖掉了所有JT票，但是厂铭票一套

也没卖。JT票可以不费力地补回来，而

厂铭票几乎没有“失而复得”的机缘。

搜求集邮书刊也是我一个小专题，

比较得意的收获有全份125期老《集邮》

杂志（1955年1月至1966年6月）；1940

年代《国粹邮刊》《邮艺月刊》《近代邮

刊》《邮典》杂志等。集邮图书有《保值

珍邮》《中国珍邮》，姜治方《集邮六十

年》，黄光城《红印花小壹圆票存世考图

鉴》，哲夫《邮海漫话》等。哲夫是郑介

初笔名，一九四五年郑介初还是个在重

庆念书的中学生，无意之中竟然以面值

买到五十枚整版“纽约版贰圆中心倒

印”邮票，自此传奇的集邮经历伴随了

他的一生。

三十年泛舟邮海，如今息帆泊岸，

思绪很有点儿李商隐《赠柳》“桥回行欲

断，堤远意相随”的意味。

我拜读完孙郁大作《闲话汪曾祺》

（江苏人民出版社2022年10月），想写点

东西，却四顾茫然，无从下笔，于是翻出

箧藏《百年曾祺：1920-2020》（天津人民

出版社2020年2月）找灵感，不知不觉翻

到林斤澜的《纪终年》——

有天，来电话说，当天《北京日报》副
刊上有篇好文章，作者不见经传。我说
我家没有《北京日报》，他说他寄给我，又
说太慢，有点着急的样子。我说我下楼
到报摊上买一张。接着我转了两个报
摊，都没有“进”这个报。只好打电话给
我女儿，从办公室借一张回来。第二天，
他又约了邵燕祥三人各写一篇短评一起
发表。

如果林斤澜简单交代下时间、作者

或标题，顺藤摸瓜或许能写出篇挺有意

思的文章。我特意在这段文字旁批注

“谁？”心想哪天找到“线索”再去拷贝这

两期副刊电子版，打印出来仔细端详，好

好咀嚼咀嚼汪曾祺的散文观：“娓娓而

谈，态度亲切，不矜持作态。文求雅洁，

少雕饰，如行云流水。春初新韭，秋末晚

菘，滋味近似。”

我继续翻箧藏《汪曾祺自选集》（商

务印书馆2020年6月）、《汪曾祺自述》

（大众出版社2017年9月）、汪曾祺《后十

年集 ·散文随笔卷》《后十年集 ·小说卷》

（上海三联书店2016年9月），无意中从

“散文随笔卷”发现“新大陆”——《花溅

泪》。1997年3月7日，汪曾祺从《北京日

报》副刊《生活》读到业余作者车军900字

的短文，颇为感动，主动写下500字短评，

导语开门见山：“我很少看报纸而流泪，

但读了《爱是一束花》，我的眼睛湿了。”

这是汪曾祺去世前两个月留下的文

字。他从这篇令他的“眼睛湿了”的文章

中，影影绰绰看到一个42岁的中年妇女

的影子，一个平常、善良而美丽的灵魂。

她忍让宽容地对待生活，从不抱怨，从不

倾诉。但是多么让人不平啊：早些年家

里不富裕，摆不出做女孩子的娇羞；工作

了，搞建筑，扮不出当女工的美丽；结婚

有了孩子，又为住房奔走了十几年，没有

过做女人的恬静和迷人。而今，乳腺癌

又剥夺了做一个完整的女人的机会，命

运不曾让她舒舒心心地做一回女人。可

面对白发的双亲，面对未成年的女儿，面

对为工作而劳累的丈夫，她不敢也不能

哭。这种悲痛只有做女人的才能感受

到。这太不公平。姐儿仨的姊妹之情是

很感人的。二妹没有号啕大哭，姐姐和

小妹也没有泣不成声，倒是姐姐给二妹

唱了一支歌，“七个调唱走了六个半”，二

妹破涕为笑。姐姐把二妹送进手术室，

在冰天雪地中为二妹买了一束她从没有

接受过的鲜花，踏着积雪归来。

汪曾祺饱含深情，由衷赞美——

我不知道车军是谁，似乎不是个作
家，这篇文章也并没有当一个文学作品
来写，只是随笔写去，然而至情流露，自
然成文。

作者似乎没有考虑怎样结构，然而
这种朴素自然的结构是最好的结构。

结尾也极好：
“我呢，则和小妹互相依偎着，静静

地，等着你醒来。”
这是真实的、美的。
读了这样的散文（应该是一篇散文

了），会使人恺悌之情，油然而生。
谢谢你，车军！
汪曾祺不仅自己写，还邀请好友林

斤澜、邵燕祥一起写。

林斤澜《隔河看柳——〈爱是一束

花〉读后》400字。他说：“写作的事说到

底，还是依靠真情实感。”如果“写起来总

觉得不够东西，就添南添北。添得好了，

烘托金子分外耀眼。添得不好，叫做黄

土埋没真金。索性不增不删，原汤原汁，

有几句算几句，只求一吐为快，往往出来

感人文章”。可是，“职业写家的难处也

不少，以写为业，好比一日三餐，还要写

必感人！岂可原料交易？要求展开，要

求深入，要求完整，要求变化，还有职业

中人也说不清的升华这样的事”。林斤

澜结尾吐槽并点题——

目前刚进入市场经济，市场上“水
货”不少：洒水、浸水、掺水，还有注射水
云云。期刊上的白纸黑字，也嫌水分过
多，看起来已经形成通病了。

忽然一篇“纯情”文字，醒了眼目。
正当“隔河看柳”的日子，厌了黄恹恹，不
期而期，一丝新绿，飘飘拂拂。

汪曾祺并非“第二天”跟邵燕祥约

稿。邵燕祥“中午一进家门，就接到汪老

电话”，他“急忙上街买了份报”，当天写

下1100字的《不止因为真情》。他坦陈：

“若不是曾祺老人提醒，这篇题为‘爱是

一束花’的千字文，我多半会忽略过去。

报刊上什么‘爱’这‘爱’那的文字太多

了，真有点像嚼来嚼去的口香糖，沾到哪

儿都嫌污染。”邵燕祥联想起和林贤治主

编《散文与人》丛刊，刊出徐晓《永远的五

月》被《天涯》转载后，他又重读这篇万字

长文，掩卷之余，还是不能把这篇散文打

动人的原因弄清楚。可“今天遇到这篇

短文，翻过来掉过去没多少字，是寻常的

白描，绝没有刻意的修辞功夫，几乎一眼

就可以从字面看到纸背了，是什么使人

感动呢？”他自问自答——

我明白了，我之所以感动，因为我面
对的不是一个咀嚼以至炫耀自己富贵中
的幸福或不幸的女士，作者即姐姐向我
们叙述的，是一个普通的中年职业妇女，
在我们习见的一些日常的不如意之外，
又遭到了既来之就无法避免的病痛。牵
动我们的心的是和我们一样的普通人的
命运。当我看到作者即姐姐竟从梁凤仪
的书里得到启发（“没有收到过鲜花的女
人不是真正的女人”）而去买花的时候，
一边为梁女士的小说有此歪打正着的效
应不禁发笑，但又为文中的主人感到几
分辛酸，终于被那姐姐孩子气的心情所
感染，化为或有的慰安与鼓舞了。

我们常常说一篇抒情文章好，就好
在所抒之情真。这大概不错。此文就不
是为“作文”而硬“作”出来的。不过，我
又想，常见有些讨厌的文章，其实倒跟作
者“表里如一”，并不像是“假情”，可为什
么我们不敢恭维呢？这倒是值得认真琢
磨一下的问题。

汪曾祺、林斤澜、邵燕祥共同为车军

摇旗呐喊，这是车军之幸、副刊之幸、文

学之幸。那时主政副刊《流杯亭》的编辑

孙毅（笔名孙郁），像民国“副刊大王”孙

伏园一样精心打理着这块园地，名家与

新秀之作百花齐放。3月19日，他加“编

者按”隆重推出：“……三位作家，为一位

名不见经传的工人作品写评论，且情真

意切，编者不禁也感慨万分。文坛虚情

假意之作可谓多矣，车军的文章所以牵

动人心，乃是用生命的光和热写出的。

不矫情，不卖弄，那均是从灵魂深处流出

的声音。文艺是生活的写真，《爱是一束

花》，便是这样动人的图景。我们希望能

以此为契机，使本报副刊多一些这类的

作品。同时也感谢汪老等光临《流杯

亭》，一觞一咏之间，不也可看出纯真文

人博大的爱意？”

我从尘封二十六年的往事中，依稀

看到郁达夫奖掖沈从文、沈从文提携汪

曾祺的身影。汪曾祺《文集自序》说：“我

知道年轻作家要想脱颖而出，引起注意，

坚定写作的信心，是多么不容易。而且

有那么一些人总是斜着眼睛看青年作家

的作品，专门找‘问题’，挑鼻子挑眼。‘世

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这样的胸襟他

们是没有的。才华，是脆弱的。因此，我

要为他们说说话。”他视“人之患在好为

人序”的议论而不顾，满腔热情地为专业

和业余作者写序言、写书评，生前绝笔

《铁凝印象》即是他的内心独白：“我并不

是那样好为人序，因为写起来很费劲。

要看作品，还要想问题。但是花一点工

夫，为年轻人写序，为他们鸣锣开道，我

以为是应该的，值得的。”多么古道热肠

的一位老头儿，难怪美籍华人作家聂华

苓说：“老中青三代女人都喜欢你。”

2024年2月13日，下午送儿子返校

坐在漳州古城的茶馆店里，老板一

边泡茶，一边抱怨：过年的那几天，古城

里挤满了人，吵死了——“我不喜欢！”

此刻，外头是乍暖还寒的春日黄昏，

古城的街上统共没有几个人。路边的店

家开得稀稀拉拉，店主们多是闲坐，就着

路边的小茶几，有一搭没一搭地喝茶。

对于那寥寥几个东看西看、探头探脑，脑

门上写着“游客”两字的人，丝毫没有搭

讪和推销的意思。更多的店面，虽写明

了午后两点开门，此时却依旧铁将军把

门，让整个古城更显清冷。

就这样，一路走过古城里各种“文

不对题”的商店。这些沿街的二层楼

房，大多保留了百年前的店招，用不同

的字体写着某某医局或洋行杂货的大

字，辅之以华丽而繁复的石雕，尽显当

年经营者的气派。可店招下的铺子里，

卖的却是满坑满谷的香烛、竹编、糕饼

或家用百货，和头上的名号，竟没有半

点关系。用来居住的二楼，看起来也有

些破败，大多闲置。一时间，竟把我这

样的游客逛得疑惑起来。原本是刻意

避开旅游的高峰，据说今年春节有近

334万人涌入漳州，逛古城、看游神。可

这才过去没几天，顶流时刻的热闹与喧

嚣就彻底消退，不仅冷清，就连景点里

从不缺席的千篇一律的特色商品，也很

少见到。这反倒让做惯了游客的我有

点不适应了。

疑疑惑惑中走进上面这家茶馆，想

借着歇脚的工夫，看看小楼的内部样

式。茶馆显然是花了心思翻新过的，房

顶上铺了一层福建特色的茅草，原有的

房梁结构被保留下来，还特别挖了一个

小水池，几尾锦鲤游弋其中。可此时的

店里，同样一个客人都没有，只有老板

一人，稳坐钓鱼台。于是，忍不住提出

对古城的疑问：“这里平时就是这样的

吗？看上去有些荒凉呢。”不料这个问

题，引出的却是开头那一通老板的抱

怨。这种对游客的“不待见”，和摆开八

仙桌招揽四方客的老板的身份很不匹

配，让人颇有些意外。身在旅游景区，

租了房子做生意，难道不应该希望整日

里人流涌动、顾客盈门才对吗？那些将

自己定位为“网红”的城市，又有哪一家

不是使出浑身解数，吸引住大家的眼

球？老板却淡淡地说：“我们不靠这

个。我做的是本地的生意！”

好玩的是，古城里有如此主张的，

并非老板一人。另一家剪纸铺的主人，

那口气那神情，几乎一模一样。看到有

人欣赏店里装裱好的剪纸作品，他张嘴

说出的第一句话是：“我们店的东西大

多数不卖的。”在接下来的半个多小时

里，小伙子仔仔细细介绍了每一幅剪纸

背后的故事。每讲完一幅，他都要认真

地补上一句：我是被这个故事打动了，

才想把它剪出来，要把这份心情传递出

去。故事固然不错，可习惯了“游客”心

态、动不动就要为旅游景点商家们的收

支平衡担忧的我们，却对这间堆满了大

大小小的剪纸作品却不屑于卖货的小

店面，充满了疑惑：这家伙到底是怎么

维持生计的呢？“我们靠上节目，做项目

啊……”看起来，和茶馆店的老板一样，

小伙子既不为自己的生计忧愁，对游客

也没有什么期盼之心。他最有兴趣讲

的，是自己的创作意图。

接下来的几天便发现，如此姜太公

一般的自得，不光是古城里一两个略显

特别的店家，而是在角角落落都能感受

得到的调性。虽然表达的好坏不同，声

张的场合不一，隐藏于之后的态度却大

体相同。那就是，来旅游的都是过客，

你们若喜欢什么，随便看看就好，我们

漳州人的生活却是自己的，要自己来

过。言下之意，若这两者能和平共处，

相得益彰，自然很不错；若不能，那最好

也是井水不犯河水，要这里的人们放开

自己有滋有味的生活，专为过客们忙前

跑后，那可没门！

这不，大好春光的上午，古城里开

门做生意的店铺却很少。若游客们不

想光顾上班绝对准时却也哪里都一模

一样的星巴克或瑞幸，那就要看运气，

用脚去踩点，到底哪家小店已经开门营

业。再比如，那家出名的粽子店——吃

他家的粽子有着开盲盒般的快乐，却至

今连个像样的门面都没有，只在转角处

开一扇不大的门窗。老板一个人忙不

过来的时候，边上喝茶的叔伯们便挪步

过来，打个下手。而等你逛了半天，好

不容易找到一家有人坐着的茶馆店，正

欲放心大胆以消费者的身份加入时，却

发现原来那些一边喝茶一边聊得热火

朝天的人，都是自家人。随便派一个出

来招待你，便算是营业了。又因为收的

茶钱极便宜，坐在那里，与其说是喝茶

休息，不如说是就着店里那家长里短的

好气氛，顺便喝了一顿茶。

这种随性自得的调性，渗透在漳州

这座城市之中，就连石狮们也毫不例外

地浸染上了。虽说石狮的雕刻技艺从

来就有南北之分，北方的石狮以威严孔

武著称，闽南的狮子则多喜庆之色。可

若仔细观察漳州城里那些大小不一、年

代各异的石狮，便会发现：同样是满面

喜气的石狮，移步到漳州地界上时，便

多了一份又憨又囧、哭笑不得的神情。

它们不仅对身而为狮这件事情不感到

自豪和自傲，反而有点“这辈子居然转

世成了狮子啊”的茫然无措，但又有一

丝转念之后的毫不介怀——“既然如

此，那就这样了吧”。这份颇感意外却

也坦然处之的喜感，自是使得它们和那

些喜庆却依旧踌躇满志的石狮们，很是

不同（图为漳州的宋代石狮）。

不过，最能表现这种随性自得的调

性的，当属东山的一项技艺——剪瓷。

按照博物馆里的介绍文字，剪瓷是选取

色彩鲜艳的彩瓷器，或利用残存价廉的

彩瓷为材料，按需要剪成细小的瓷片来

贴塑人物、动物、花卉、山水等，用以装

饰建筑物。因此，远看是色彩夺目的庙

宇宫殿、雕梁画栋，细看之下，却是由一

片片碎瓷拼凑捣鼓而成。不知道历史

上到底是哪一个聪明人最先想到了此

种废物利用的好方法，让业已破碎、不

再可用的瓷片摇身一变，成为生动夺目

的艺术品。这样的脑洞，若少了随性自

得的调性，恐怕也很难开启吧。更令人

惊异的是，由此做出来的东西——楼台

也好，人物也罢，就其声势而言，颇有些

喧宾夺主的意思，竟一点不介意那只是

残次品的过往和作为装饰的配角身

份。于是，原本不过是用来装饰屋脊、

翘角的边角料，却在此地工匠们的手里

变成了活色生香、自成一体的小世界。

小小的一个翘角之上，从来重峦叠嶂，

演绎出亭台楼阁里的悲欢离合。

不知道漳州人读到这样一篇过客

的文字，是喜是忧？若按打造网红城

市、改变城市经济结构的目标来看，文

旅部门的人应该不会太高兴：啊呀呀，

和一刻不停围着游客们转的尔滨们比

起来，实在是很大的差距。可对生活在

这座城市的人们来说，却也未必。毕

竟，来这世间走一遭，谁也不知道帷幕

后的命运究竟如何。毫不介意有怎样

的起点——狮子也罢，碎瓷也好，就此

坦然展开属于自己的生活，远比总是心

有不甘，热衷于围着别人的标准团团转

来得开心。毕竟，在今天这样的时代，

能生活在有着这样调性的城市，已是一

种不可多得的福气了。

2024年3月9日

选自中华艺术宫
（上海美术馆）“版画 ·

丝 路 ——2024上 海
国际版画展”


